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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情况下，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需

要适应这一变化，从新技术的发展中获益。博物馆本身也应该利用这一契机，重新审视AI时代对博

物馆工作的要求，推进自身的变革并探索博物馆领域新的生长点，重新规划我们的工作方式和业务

生态。

关键词：ChatGPT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博物馆数字化 

Abstract: In the ca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presented by ChatGPT receiving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society, museums need to adapt to this change and benefit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 

Museums themselves should als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opportunity to re-examine the requirements of 

museum work in the AI era, promote their own transformation, explore new growth points in the museum 

field, and re-plan our work methods and business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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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ChatGPT自2022年11月30日横空出世，很快吸

引了社会各界的注意力，继2016年的阿尔法围棋

（AlphaGo）击败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后，人工智

能再次引发社会热潮，成为一个街谈巷议的话题。

2023年3月14日，OpenAI公司发布GPT-4，ChatGPT

由一个大型文本模型走向多模态模型，也就是实现

了图片和文字的同时处理和输出，给了自然语言应

用以更大的想象空间。如果说AlphaGo让人们关注

深度学习、神经网络这些术语，初步感受到人工智

能的威力，那么，ChatGPT则让人们看到人工智能

在内容生成方面的巨大潜力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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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能力的AI技术，即生成式AI，它可以基于训练数据和生

成算法模型，自主生成创造新的文本、图像、音乐、视频、

3D物体等各种形式的内容和数据 [2]。ChatGPT则只是AIGC的

一个应用而已，当然ChatGPT本身也在迭代进化当中。

2. 相关技术的演进

当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等人在1956年8月底的

达特茅斯之夏（Dartmouth Summer）会议上提出并讨论“人工

智能”这一概念时，大概没能想到人工智能这条路会走得这么

艰难，在前30多年几乎默默无闻。当然也没想到60多年后的今

天，人工智能技术会借着AIGC的东风而这般如日中天，开始对

社会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

从1956年“人工智能”概念在达特茅斯会议上首次被提

出至今，人工智能大致经历了三次发展时期。第一次为初创期

（1956—1974年）。1956年“人工智能”概念诞生，同时出

现了最早的一批研究者，掀起了人工智能的第一次发展浪潮。

该时期的任务是让机器具备简单的逻辑推理能力，也相继取得

了一批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如机器定理证明、跳棋程序等。

第二次为成熟期（1975—1992年）。在经过20世纪70年代末

和80年代中的两次低谷后，人工智能技术始终还是在波浪式发

展，实用型的知识库系统和知识工程成为80年代AI研究的主要

方向，一些专家系统在医疗等领域取得成功。第三次为繁荣期

（1993年至今）。这一时期，计算性能上的基础性障碍已被逐

渐克服，里程碑事件有1997年的超级计算机“深蓝”战胜国际

象棋世界冠军、2016 年和2017 年的AlphaGo 击败围棋职业选

手等。2006年，深度学习理论的突破更是直接带动了人工智能

走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

也为人工智能各项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数据支持和算力支

撑。随着AIGC的不断发展，最近更是迎来了爆发式增长的新

高潮。相比人工智能的曲折，AIGC的成长则顺利许多。虽然

AIGC的出现，可以追溯至从20世纪50年代的首支电脑创作的

音乐作品——弦乐四重奏《依利亚克组曲（Illiac Suite）》，但

在很长时期都仅限于小范围的实验和应用。直至20世纪 90年代

中期，随着深度学习算法和图形处理器等算力设备的发展，AI

内容生成技术得到较大的发展。2014年，深度学习模型“生成

式对抗网络”（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GAN）的推

出并迭代更新，助力AIGC进入前进的快车道。2022年则成为

AIGC的爆发之年，12月16日，美国《科学》杂志发布了2022

AIGC（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经过十多

年的努力，正在迎来一个属于自己的时

代。现在，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

能技术在持续迭代中快速发展，并不断

地刷新人们的认知。当人工智能开始走

向通用，被广泛接受并融入社会，它就

可能会在各个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而

作为主要公共文化机构的博物馆当然也

是其中的必要一环。从理论上说，人工

智能在博物馆中的作用似乎有无穷无尽

的可能性，这也意味着它将成为智慧博

物馆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博物馆如何从

新技术应用中获益，这是我们必须要正

视和思考的问题。

二、ChatGPT、AIGC 

与人工智能

1. 相关技术的概念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

支，也是一个各学科融合的交叉学科。

一般从概念上来说，人工智能是以信息

科技为基础，以基于大数据的复杂算法

为核心，以对人类智能的模拟、延伸和

超越为目标的一种高新科学技术 [1]。人

工智能领域众多，计算机视觉、机器学

习、自然语言处理、机器人和语音识别

向来被视为人工智能的五大重点领域或

者说是核心技术。从自然语言处理和机

器学习领域脱胎而成的AIGC，则被认

为有望引领内容产业的新一轮生产力

变革。AIGC中文译为人工智能生成内

容，一般认为是相对于PGC（专业生成

内容）、UGC（用户生成内容）而提

出的概念。AIGC狭义上来说就是利用

AI自动生成内容的生产方式；广义的

AIGC可以看作是像人类一样具备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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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科学十大突破，AIGC赫然在列。

AIGC成为人工智能领域最煊赫一时的

概念。同样是在2022年，从引爆AI作画

领域的DALL-E 2、Stable Diffusion等AI

模型，到以ChatGPT为代表的接近人类

水平的对话机器人，AIGC不断刷爆网

络，AI生成内容种类丰富且效果逼真，

其强大的内容生成能力给人们带来了巨

大的震撼。学术界和产业界也都形成

共识：AIGC绝非昙花一现，其底层技

术和产业生态已经形成了新的格局 [2]。

至于ChatGPT，它是OpenAI公司的一

个产品，属于AIGC领域的一项应用。

ChatGPT是一种基于认知计算和人工智

能的语言模型，它使用了Transformer

（变形）架构和Generative Pre-Training

（GPT），即生成型预训练技术。GPT

训练的模型是一种应用于自然语言处

理（NLP）的模型，它通过使用多层

Transformer来预测下一个单词的概率

分布，以生成自然语言文本。这是通过

在超大型文本语料库上训练学习到的语

言模式来实现的。在GPT-4推出后，更

是从文本跨入了多媒体内容生成的范

畴。ChatGPT的优秀除了技术路线的先

进外，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公司逐年积

淀下来的恐怖的数据量。每一代GPT相

较于上一代模型的参数量均呈现出爆

炸式增长。OpenAI在2018年6月发布的

GPT包含1.2亿参数，在2019年2月发布

的GPT-2包含15亿参数，在2020年5月

发布的GPT-3包含1750亿参数。可以说

大规模的参数与海量的训练数据为GPT

系列模型提供了极好的条件，使其可以

存储海量的知识、理解人类的自然语言

并且有着良好的表达能力 [3]。相较于以

往的模型，  ChatGPT还具有更高的适

应性和更强的自我学习能力：它具备连

续对话、上下文理解、用户意图捕捉等能力，而且训练好的模

型无需或只需微调即可放到多种应用场景，模型开始主导内容

生产。这一切就使得人工智能摆脱了以往的鹦鹉学舌的模式，

使其具备了强大的可扩展性和可应用性，也使人们看到了通用

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出现的曙光。微软在

2023年3月22日贴出一篇长达150多页的关于GPT-4早期实验的

报告。报告从各个方面（多模态生成的能力、写代码的能力、

数学能力、与世界交互的能力、与人类交互的能力、差别对待

的能力）对GPT-4目前的能力范围进行测试，得出结论：在所有

这些任务上，GPT-4都已经很接近人类，并且大幅超越了此前的

ChatGPT。并认为“它可以被合理地视为通用人工智能（AGI）

系统的早期版本（虽还不完整）”[4]。

三、人工智能在博物馆应用的现状

总的来说，虽然博物馆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还处于一个

初始阶段，但一些对技术比较敏感的博物馆也较早就开始了这

一方面的尝试，特别是在一些国外的博物馆。

1. 国外博物馆的人工智能实践

国外博物馆比较早就注意并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传播服务

领域是首先的受益者。2010年，谷歌公司（Google Inc.）在旧

金山一家画廊举办AI艺术展“深梦：神经网络艺术”（Deep 

Dream: The Art of Neural Network）。这是新科技在艺术创作

方面的一次大胆应用，引发了艺术界关于AI创作的作品能否算

作艺术品的热烈争论。2014年8月13日，英国泰特美术馆进行

了为期5天的“夜幕”活动。这项活动可以让世界各地的艺术爱

好者通过网络远程操控小机器人，在深夜足不出户却能身临其

境地参观泰特美术馆当时正在展出的“英国艺术500年”展览。

人们首次在博物馆感受到了人工智能带来的便利。2016年，泰

特美术馆又引入了意大利法布里卡（Fabrica）团队研发的视觉

识别程序，在扫描并学习了3万多幅泰特美术馆的藏品后，程

序可以在路透社的新闻图片库与泰特美术馆的作品图片库之间

基于视觉和主题的相似性进行对应匹配识别（图1），并将这

些对应成功的图片在泰特美术馆网站上建立一个不断增长的虚

拟画廊。这次识别项目融合了多种人工智能技术，包括物体识

别、面部识别、颜色和成分分析等计算机视觉能力，以及与图

像相关的文本的自然语言处理。同年，挪威国家博物馆与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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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伯克利分校合作，采用神经网络和

深度学习技术，用来自于维基百科的文

本资料对馆藏的藏品图像进行识别训

练，训练图像依照相似度进行聚类，并

在此基础上自动形成按主题、颜色和风

格分类的展示（图2）。2018年，纽约

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数字媒体

团队和Google艺术与文化实验室合作，

开展通过机器学习和计算机视觉技术在

旧展览照片中识别每件艺术品的项目。

团队使用算法来梳理30000多张旧展览

照片，并从中寻找与MoMA在线展示的

65000多件作品相匹配的照片。现在，

我们在MoMA网站上，从一张1929年画

展上的照片打开一个链接，可以看到保

罗·塞尚（Paul Cézanne）的标志性作

品（图3）。2019年，正逢达利115岁

诞辰，西班牙达利美术馆推出“达利

活了”（Dali Lives）项目。博物馆收

集了6000张达利生前的影像，让计算 

图1  泰特美术馆的图片智能匹配

机花1000小时学习达利的脸部及身体动作，以人工智能技术

重现达利身影，创造了一个AI达利（图4），并可以与观众进

行互动。2019年另外一个主要的成果来自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

物馆和微软、麻省理工学院的合作项目。项目利用现在生成式

对抗网络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馆藏中随机选取艺术元素，然

后把这些元素拿来通过GAN进行训练，再通过算法推演组合随

机创建成一个艺术品，观众还可以在影像生成后自行调整每

个艺术品“成分”的比重，给博物馆的文创开辟了一条新路

（图5）。

图2  挪威国家博物馆的藏品图像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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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博物馆的人工智能实践

与国外博物馆相比，国内博物馆在

人工智能应用方面还不太重视，为数不

多的一些应用也往往流于表面，比如机

器人解说、导览等。目前，相对较好的

一些应用大概是在文物修复方面。2017

年，上海博物馆在进行“董其昌数字人

文综合展示系统”项目开发时，引入人

工智能技术。项目的作品栏目运用卷积

神经网络（CNN）等深度学习技术来

分析明代绘画作品中的一些基本元素，

包括山头、树木、房屋、山坡、矾头、

图5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利用GAN进行新“艺术品”生成演示图

桥梁等类别，经训练后，系统可自动地完成画面元素的识别和

归类，构成素材数据抓取和聚类的自动化模式（图6）。在董

其昌项目的基础上，“‘宋徽宗和他的时代’数字人文专题”

做了进一步的探索。这一项目基于上海博物馆绘画藏品数据开

展主题词分析，研发书画类文物专题知识图谱。在创建书画藏

品知识图谱时，为丰富图谱的构成，既要梳理书画中的花鸟、

人物及其他相关元素，还要提取印玺、题跋等信息。由于一件

书画作品上经常留有很多印玺、题跋信息，依靠传统人工提取

虽然精度较高，但需要花费大量时间，难以完成知识图谱的构

建，因此，项目团队在董其昌项目所做的书画藏品识别的基础

上，针对印章、题跋，以及扩展至花鸟、人物等的绘画元素，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信息提取。项目采用深度学习的方法，

以卷积神经网络提取藏品图像的特征，运用监督/无监督方法学

图3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从旧展览照片中识别艺术品 图4 西班牙达利美术馆推出“达利活了”项目互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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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特征分布到类别的映射，实现对绘画

元素的自动识别、标注，并构建基于构

图元素的绘画内容的索引，查询比对与

分析系统，并通过K-means算法来实现

图像的聚类，以此辅助绘画的研究和鉴

赏工作（图7）。目前，从实现的效果

看，在绘画元素方面取得了令人满意的

结果；在印章和题跋上，由于古文字本

身的识别难度和易受干扰，效果还不是

十分理想，将来随着书法文字识别技术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OCR）

的提高，相信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5]。

总之，博物馆，尤其是国内博物馆，在人工智能的运用上还

显得比较稚嫩，应用场景也显得单调，但这也显示出人工智能在

博物馆的运用具有巨大空间。

四、影响人工智能在国内博物馆应用的主要因素

为什么国内博物馆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上会显得迟缓

而薄弱， 即使是一些进入了所谓人工智能试点应用场景的单

位，在真正的实践中还是举步维艰呢？ 这大致有以下三点主要 

因素。

图6 董其昌作品画面元素的识别和归类

图7 宋徽宗作品中的印章识别与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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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缺乏创新性思维

国内的博物馆数字化或智慧化建设

已经开展了很长的一个时期，但很多博

物馆人还是没有认为它是一种必需品，

仍然视之为锦上添花的附加品。这种观

念导致很多馆都抱持着一种“你要我

做”而不是“我要做”的消极态度，不

愿意为数字化工作去开动脑筋、花大力

气，其结果就是国内的博物馆数字化

建设始终在原有的数据采集、藏品管

理及服务导览等有限的范围之内兜圈

子，建设项目的同质性问题始终无法

解决。所以，要冲破目前的数字化建

设的瓶颈，就必须自上而下摆脱习惯

性思维，就必须提倡创新性思维。如果

说“互联网＋”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

形态，那么博物馆数字化建设无疑是

对这种新型社会形态的一种积极回应。

它改变的将是博物馆原有的思维方式和

工作形态，而且这一改变不会以任何

人的意志为转移。

所谓形态的改变，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是一种脱胎换骨，是一次重新出

发。从这一角度考虑，我们更愿意将博

物馆数字化建设定位成一种平台、一个

驱动引擎。博物馆的各项工作，无论是

收藏、管理、研究、展示、教育，都将

由于数字化平台的接入而被重新注入活

力，博物馆的大多数业务工作也将借助

数字化平台升级转型。我们必须体认和

接纳数字化带来的新工作模式和工作方

法，这将更有助于人们创新型思维的产

生和活跃。博物馆也将在这个驱动引擎

的推动下实现对其原有内涵和外延的伸

展，在破与立之中重建新的平衡，在多

学科的参与下协同创新，发展出属于其

自身的新的成长空间。也只有在这样的

基础上，代表新生产力的人工智能技术才可能顺利地接轨博物

馆的业务工作。

2. 封闭式的业务模式

作为一个以物（藏品）为主要收藏、研究、展示对象的

知识机构，博物馆的业务——收藏、研究、展览、教育基本上

围绕物而展开。即使是研究，也是以藏品本体的价值描述和阐

释为主的单一学科研究范式，并未完全摆脱金石学的遗绪和考

证传统。在人文类博物馆，单打独斗的个体研究也还是一种常

态，学术孤岛现象普遍存在。而且由于研究人员来源学科的单

一，而博物馆实际研究学科又有细分化趋势，使得研究方式的

细微精深成为博物馆研究的常态。这与目前多学科融合研究的

趋势背道而驰，更是与当前数字技术背景下的知识生产方式格

格不入。正如莱斯特大学执行校长罗斯·派瑞（Ross Parry）教

授所言：“传统上，博物馆将社会知识和经验的碎片整合到一

个高度控制的环境，一个封闭的系统。”[6]在这一背景下，人工

智能技术的介入几乎是一种奢望。

此外，ChatGPT之所以能够成功，海量的数据训练功不可

没，这就要求有一个开放性的数据环境。没有数据的开放获

取，人工智能技术大概就会无用武之地。近年来，国外博物馆

的数据开放趋势日益明显：荷兰国立博物馆大方地将12.5万件藏

品的高清图放到互联网上，供大众随意下载；大都会艺术博物

馆在其网站的开放获取版块也开放很多藏品的高清图像资源。

在国内，智慧博物馆建设开展以来，各馆都在做藏品数据的采

集，仅全国移动文物普查中，统一标准登录文物完整信息的国

有可移动文物就有2661万件/套，登录文物照片达5000万张，

数据总量超过140TB[7]，这也是智慧博物馆建设最大的基础性

成果。但事实上，业外人士依然望资源而不可得。造成这一状

况的原因并不在技术和资源本身，而是在博物馆人的固有思维

上。保守的心态、相对孤立的环境和学术利益的驱动导致博物

馆人对资源开放普遍不支持。博物馆藏品的研究和阐释成为馆

内研究人员的专利，即使是馆外业内研究人员也很难涉足或参

与，更不要说普通社会公众。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博物馆人

员，尤其是管理者建立开放性思维并转变封闭式的业务模式。

开放性思维的建立不是自然而然的，必须要有一定的外部诱因

和压力才能有效促成，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正是一个契

机，是打开博物馆资源封闭大门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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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基础薄弱

人工智能，数据是基础。博物馆当

前的数据资源，从量上来看确实不少，

但在质的方面就很难恭维，甚至可以用

薄弱来形容。这个弱首先体现在由于

采集标准不统一，以及各馆之间的人力

和财力的不平衡，造成各馆的数据采集

质量差别很大，特别是大馆和中小馆之

间，差距显而易见。如果这一弱点通过

投入还可以尽快弥补，犹如数字化项目

中添置硬件设备，那么在不宜察觉的软

的一块，其薄弱则更让人担心。比如大

量的数据通常是非结构化的、零散的、

模糊的、矛盾的、多语言的、异构的，给

应用制造了障碍；又比如数据标准，它

是进行数据交换和数据应用的基础，但

不论是数据管理、数据本体，还是数据

应用诸方面的标准和规范，尤其是国家

级的标准，大多都还付之阙如。反观图

书馆领域，无论汉字处理、一般元数据

或专门元数据、数据对象、知识组织、

资源统计等，一批相应的标准规范早就

建立起来了。这应该是图书馆数字化建

设能走在前面的重要原因。

我们需要多加努力，尽快建立起

博物馆自己的数字资源建设标准规范。

这涉及数字对象的加工、描述、组织、

存储、检索和服务，既要建立元数据统

一结构框架和相应的元数据描述、加工

处理、转换和检索的技术标准规范，也

要建立对网上资源进行搜集、筛选、编

目、加工、使用的方法和相应的技术标

准规范，还要建立开放的、可互操作的

数字资源组织与管理标准规范，以及建

立可互操作的数字对象调度机制等。在

统一标准下形成良好的数据集和语料

库，为人工智能的训练和学习提供优

质的数据基础。虽然以ChatGPT为代表的AI技术已经从需要标

注数据训练集的有监督和半监督学习向无监督学习转化，但在

人工智能强化训练和反馈的过程中，相关领域专家参与高质量

标注可能对AIGC应用的落地产生重要的影响。此外，从今后

数据的应用趋势来看，对数据的认识也应该有所改变。比如，

要想构建更为丰富、更为智能、价值取向更高的知识体系，推

动博物馆的数据组织、数据管理、数据应用向更加先进、更加

智能、更加智慧的方向发展，就有必要引入诸如智慧数据等概

念。智慧数据所具有的自描述、人机可读、可解释、可溯源等

特性[8]，正是人工智能技术所欢迎的。

五、博物馆数字化建设中人工智能应用的考量

1. 重视人工智能技术在博物馆的应用

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博物馆持何种态度，决定

了它会如何作为。博物馆管理者应当正确理解当前人工智能技

术飞速发展的本质，充分认识到人工智能时代所带来的机遇和

对博物馆工作的推动，努力发挥自身数据资源独特而丰富的优

势，有效利用自身专业所长顺势而为，抓住机遇主动融入当前

由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社会发展。博物馆要充分认识到在AI时

代自己不能仅仅是AI技术的使用者，还要做AI的贡献者；要充

分认识到AIGC之类内容生成工具对知识生产、科研范式和知识

学习的颠覆性作用。人工智能所使用的各类训练语料本身其实

就是知识的载体，蕴含着丰富的知识内容和知识关系。通过人

工智能，我们往往还能进一步获取语料中所隐含着许多更具价

值的深层知识内容，如一些专业数据库中包含的特定领域、特

定学科的规律性的查找和挖掘。总之，我们需要顺应人工智能

的潮流，在贡献属于博物馆领域的智慧和解决方案的同时，推

进博物馆的变革并探索博物馆领域新的生长点，重新审视AI时

代对博物馆工作的要求，重新定位博物馆的核心能力，重新规

划博物馆的工作方式和业务生态。

2. 把握人工智能在博物馆的主要应用场景

虽然从理论上说人工智能对博物馆的渗透将无孔不入，但

从现实面而言，人工智能目前能够在博物馆落地的应用场景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博物馆服务领域，类似ChatGPT的智能问答将大行其

道，不仅能够取代近几年以程序生成的机器问答，也足以代替



022 MUSEUM博物院 双月刊 2023年第3期 总第39期

人工型的知识问答。前几年布鲁克林博

物馆（Brooklyn Museum）曾有一个屡

次获奖的著名移动应用程序ask。这款

APP能够对观众在展览现场产生的知识

性问题给予即时的回应，观众从这种互

动中获得知识和兴趣。但实际上在这个

程序的背后是由一个5人的专家团队通

过人工来回答观众查询的，因此要维持

比较难。而现在通过AIGC的自然语言

模型产品，就可以毫无障碍地把“ask”

的工作持久地进行下去。博物馆的导览

程序也可以通过接入人工智能技术而使

观众获得如自助查询、智能推荐等更便

捷和全面的体验。

在研究领域，“人文学科，研究人

类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的学术学科（如历

史、语言学、政治、神学和文学），面

临着数字工具和方法所带来的机遇，这

些工具和方法可以促成变革性的创新研

究” [9]。在研究工作中，除了能够提高

资料检索效率以及当作写作助手以外，

AIGC对不同来源的研究资源的不断补

充和对使用对象的一视同仁会进一步模糊了行业之间的界限区

分，有助于打破学科界限，有利于跨学科合作研究的形成。此

外，在博物馆藏品及其相关数字资源累积了庞大的资源和能量

以后，可以在保持原有研究特点和优势的前提下，去尝试进行

以数字资源为主要对象的数字化研究工作。尤其在AIGC高速发

展的今天，我们完全应该以此为技术背景，根据博物馆的研究

特点来研究系统功能架构的构成，以支持各类数字化的研究手

段和策略，同时构建出规范、开放、安全、基于服务的新型网

络化科学研究环境，并运用网络技术提供一种崭新的科研协作

模式。在最近进行的上海博物馆民国纸币研究系统的开发中，

我们就通过AI技术，采集获取纸币上不同时间、不同发行机

构、不同发行地点、不同印制单位、不同主景图、不同印章、

不同签名等各种信息，并进行汇聚、比照，获得深入研究所需

要的信息源（图8）。通过调用数据集进行各类特征的自动排列

和比对，有利于博物馆民国纸币研究工作的开展和相关知识图

谱的构建。

在展览展示领域，既可以在策展过程中利用AIGC工具，按

描述从数据库中自动将关联数据生成不同主题并进行推送，以

此形成简单的策展文案和展品目录，提高策展的效率和水平；

也可以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对目标观众的喜好和兴趣进行预测和

分析，更加精确地设计展览内容和展品，提高展览的吸引力和

参观体验。在展示方面，在跨模态生成算法和模型帮助下，

图8 民国纸币研究系统中的纸币签名识别和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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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利用AIGC工具高效生产图像、视

频、3D模型等，并结合已有的文本和数

据直接生产出更加智能化和更富有叙事

性的可视化产品。这样数字展示不再是

单纯的、多角度的外形观赏，而是更多

维度的知识传播，可以更好地与现实空

间同步和融合。如2019年大都会艺术博

物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在展览中所做的

“讲故事的人”单元：它允许观众对着

麦克风说话，并以展品元素为基础生成

一系列艺术作品来具现你在说什么，

非常受观众的欢迎。此外，AIGC也可

以在文创产品的创意和制作中大显身

手，其创建产品的效率可能是人们难以

想象的。

3. 理性对待人工智能应用的利弊

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利弊得失的

探讨，目前正处于见仁见智的阶段，因

此需要以理性的态度来对待这一正在井

喷式发展的技术。虽然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为博物馆业务建设，

尤其是数字化建设带来诸多便利和效益，但在应用过程中有必

要平衡技术应用和人类需求之间的关系。例如博物馆的人工

智能应用还是要以博物馆的宗旨为依归，以博物馆的业务需要

和业务发展为中心，既要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不盲目冲

动，不为技术所绑架，又要抓住机会，促使新兴技术成为推

动博物馆转型升级的引擎。而且ChatGPT之类大模型的引入，

有可能会引发多种社会和技术伦理问题，包括传统岗位被替

代、数据泄露的隐患、价值偏见植入等，  因此，也要警惕并

防止脱序而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六、结语

在新技术革命浪潮席卷全球之际，博物馆需要勇敢面对，

顺势而为。虽然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术在目前来看还并非十

全十美，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存有一定风险，但其在问题理解、

人机交互方面的强大，以及由此带来的内容生成方面的潜力是

不容忽视的。未来已来，博物馆要充分借助数据资源优势，融

合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为更好地实现博物馆的数字化转型和

创新发展服务。




